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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利用最近四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采用净婚姻表的分析方法构建了 1981 ～
2010 年男性和女性初婚表，通过初婚概率、未婚人口比例、终身结婚期待率和预期未婚寿

命等关键指标来系统地分析和探讨近 30 年来中国初婚模式的变动及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

明: 虽然初婚概率下降和峰值年龄有所推迟，男女未婚比例均保持较低水平，中国仍然属于

普婚型社会; 中国初婚模式的变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未婚水平较高的情况一直存

在，而女性近年来初婚水平下降非常明显，初婚模式的性别差异正在逐渐缩小。中国初婚模

式正处在转型中，其变迁与西方模式和亚洲模式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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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several census dataset，including the newly released 2010 census，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net nuptiality table as an analytical instrument at the national scale from 1982 －
2010，including the probability of first marriage，the percentage of single survivors，the percentage
of marriage for single survivors，and the single life expectancy，with which one can explore and
evaluate the new developments of China’s first marriage pattern． Our analysis reveals tha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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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ins as a universal-marriage society despite a steady rise of the age at first marriage． However，a
certain share of people is forced to remain single at their life time． Chinese men seem to not enjoy
advantages over women in the processes of marital form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Furthermore，gender
disparity in first marriages is reduced，though increasing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 has been widely
reported．
Keywords: first marriage pattern; net nuptiality table; gender difference

一、研究背景

婚姻是家庭生命周期形成的起点，从单身到结婚的变动过程是重要的人口变动过程，该变动通过

家庭组合和生育从而对人口构成和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决定意义。哈伊纳尔 ( Hajnal) 将婚姻模式分

为“传统”和“现代”两大类，传统模式的特征是早婚和普婚，而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模式主

要以晚婚和相对较高的单身比例为特征［1］。关于婚姻模式至今学界未给出明确的定义，已有对于婚

姻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婚姻行为的测度，主要围绕结婚时间和单身比例进行分析［2 ～ 4］。我们认为

初婚模式应该是包括初婚时间、初婚速度、初婚水平、终身未婚比例等多维度婚姻特征的交集，可以

通过多种指标进行多角度的测度和分析。
现有很多对于中国初婚模式的研究，由于受到数据短期的局限，主要依赖单一指标的分析，这些

议题也仅集中在平均初婚年龄及其趋势、夫妻年龄差等方面的讨论。国内外学者利用普查数据［5 ～ 6］、
1982 和 1988 年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7 ～ 10］，或是利用这两者数据结合［11 ～ 12］进行了分析，学者们的基

本共识是: 女性结婚集中在 20 ～ 25 岁之间，女性在 29 岁之前几乎都已成婚，而男性由于婚姻挤压的

原因，在高年龄组未婚比例高于女性; 由于新婚姻法的颁布，1980 年代初婚年龄较 1970 年代有所提

高，但是 1990 年代后初婚年龄有平稳缓慢上升的趋势; 中国夫妇年龄在夫小于妻 1 岁到夫大于妻 4
岁之间最为集中。已有研究在对初婚模式的分析和测度方面的指标和分析都较为简单，无法综合考察

初婚模式变动的复杂性和对特征进行把握。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有学者开始尝试利用人口普查数据构建婚姻表来深入分析初婚模式。

婚姻表被 认 为 是 考 察 婚 姻 变 动 最 为 精 细 的 方 法， 婚 姻 表 一 般 有 两 种， 即 总 婚 姻 表 ( Gross
Nuptiality Table) 和净婚姻表 ( Net Nuptiality Table) ［13］。婚姻表和生命表的构建方法相似，将婚

姻视为个人递减的形式。净婚姻表就是同时考虑结婚和死亡的双递减模式的生命表。当将婚姻

过程进行生命表分析时，各年份的结婚 “速度”和总结婚水平都可得到正确的反映［14］。婚姻表

对于婚姻各个指标的分析、人口和婚姻预测以及各项社会经济发展预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5］。
然而由于婚姻表的构建要求的数据资料较多，且很多资料难以搜集，利用婚姻表进行中国婚姻

模式的研究较少。目前仅有少数学者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和相关资料，对我国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女性初婚表进行了编制、比较和分析［16 ～ 18］，曾毅利用多增—减婚姻表对 1950 ～ 1970 年

代和 1981 年中国妇女各种婚姻状态进行了分析，也得出了较为相似的结论，中国女性的终身结

婚率保持在近于 1，初婚年龄有显著提高［19］。姜全保等人使用婚姻表和婚姻挤压模型对未来婚

姻市场进行模拟［20］，但他们的研究存在一些比较强的假设，如初婚频率同比例的变动。虽然已

有少量研究利用婚姻表对初婚模式研究做了有益的尝试和分析，但是已有分析也仅是研究 1980
年代及以前的婚姻市场，最近几十年的婚姻模式研究出现断层，并且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女性

的初婚模式分析。
本研究将利用最近发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并结合近几次的普查数据资料，在同时考虑

初婚率和死亡率的情况下，采用净婚姻表的分析方法构建 1981 ～ 2010 年的男性和女性初婚表，

来系统地分析和探讨近 30 年来中国初婚模式的多维度变迁特征和趋势，并讨论这些变迁的性别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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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和方法

1． 数据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主要是构建婚姻表的数据，包括死亡数据和初婚数据。
( 1) 死亡数据。本文中的死亡数据来自根据最近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得出的生命表，其中 1982 年

和 1990 年的生命表来自黄荣清和刘琰［21］根据这两次人口普查计算出的男性和女性生命表，2000 年和

2010 年男性和女性生命表是笔者根据同样的方法利用最近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的。
( 2) 初婚数据。年龄别的初婚和未婚数据主要来自最近四次人口普查的汇总数据集［22 ～ 25］，利用

这些汇总数据计算出年龄别初婚概率、未婚比例以及其他初婚表的指标。
2． 方法

施赖奥克 ( Shryock) 等人对婚姻表的制作和计算给出了较为详细的说明［26］。本文综合已有的婚

姻表的建构方法，在综合考虑初婚和死亡的影响下，利用净初婚表来考察中国初婚模式变动情况和性

别差异。
人口学通常以 50 岁尚未结婚为终身未婚［27］。在 1980 年代，中国 15 岁之前和 50 岁之后发生的

初婚人数占妇女初婚总人数的比例不足万分之一［28］。近几十年虽然这一比例有所变化，但是变化幅

度很小。因而分析 15 ～ 50 岁妇女的初婚状况完全可以代表全部妇女的初婚状况。男性的婚姻状况可

能略有差异，为了便于比较分析，我们采用和女性相同的时间段，即 15 ～ 50 岁来构建初婚表。

三、研究结果

以下主要提取了我们构建的初婚表中的一些核心指标，来分析初婚模式变动趋势和特征。这些指

标包括: 初婚概率 ( 初婚速度) 、未婚人口比例 ( 婚姻水平) 、终身结婚期待率 ( 综合指标) 和预期

未婚寿命 ( 未婚到已婚变换模式) ，这四个指标从不同的维度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初婚的速度、水平和

变换模式。
1． 初婚概率

初婚概率是以各年龄年内的初婚人数除以年初未婚人口，因而初婚概率既与当年的初婚规模有

关，也和以前的婚姻状况有关。通过初婚概率变化我们可以考察初婚在不同年份的速度变动趋势和性

别差异。图 1 分别提供了女性和男性近 30 年初婚概率的变动情况。

图 1 ( a) 女性初婚概率变化 ( 1982 ～ 2010) 图 1 ( b) 男性初婚概率变化 ( 1982 ～ 2010)

数据来源: 1982、1990、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

注: 以 qmx 表示年龄别初婚概率，即 X 岁时的初婚概率，qmx = 该年该年龄性别初婚人数 / 该年该年龄性别未婚人数。

从时间维度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初婚概率显著降低，初婚速度趋缓。女性初婚概率峰值从

1982 年的 0. 78 快速下降到 2010 年的 0. 26，男性的初婚概率峰值相应的也从 0. 38 下降到 0. 21。初婚

概率总体峰值后移，初婚年龄推迟。虽然 1990 和 2000 年峰值年龄较 1982 年稍稍有所提前，但总体

上女性初婚峰值年龄从 1982 年的 25 岁推迟到 2010 年的 27 岁，男性峰值年龄也相应的从 1982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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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岁推迟到 2010 年的 27 岁。
从性别维度来看，女性的初婚概率变化图 “高而宽”，而男性的峰值 “低而窄”，女性初婚概率

远远大于男性，表明女性结婚的可能性远远高于男性。在 2000 年以前，超过 30 岁的女性，初婚概率

在 0. 35 以上，而超过 30 岁的男性初婚概率在 0. 15 左右。女性初婚概率在高水平波动的年龄跨度大，

2000 年前，女性的初婚概率在 21 岁 ( 2010 年为 24 岁) 之前就达到 0. 2，一直持续到 37 岁，女性在

40 岁以后初婚概率下降至 0. 1 左右; 2000 年前，男性的初婚概率在低水平较窄的年龄跨度，男性在

23 岁达到 0. 2 而仅保持到 30 岁，男性在 35 岁以后结婚概率迅速下降到 0. 1 以下。这些均表明，女性

在较长的年龄段保持较高的结婚概率，而男性随着年龄推移结婚可能性变得很小。
2． 未婚尚存人口比例

初婚表中提供了未婚尚存人数，指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生的人口数量由于初婚和死亡事件在

逐渐减少，而那些仍然保持未婚且存活的人口。未婚尚存人口比例是未婚尚存人数所占起点人数的比

例，通过该指标从未婚的角度来衡量初婚水平。
图 2 给出了女性和男性未婚尚存人口比例变动情况。从时间维度来看，整体曲线右移，未婚尚存

人口比例有所提高，2010 年比之前 30 年未婚尚存人口比例显著提高。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初婚年龄

推迟和高年龄初婚概率下降，未婚尚存人口比例也随之增加。

图 2 ( a) 女性未婚尚存人口比例变化 ( 1982 ～2010) 图 2 ( b) 男性未婚尚存人口比例变化 ( 1982 ～2010)

数据来源: 1982、1990、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

注: 以 lsx 表示未婚尚存人数，即 X 岁时仍然保持未婚状态的人数。我们将 15 岁时取 10 万人，随着年龄的增

长，由于初婚和死亡的发生，lsx 人口逐渐减少。lsx = lsx－1 － dm
x－1 － dd

x－1 。dd
x 表示未婚死亡人数，指该年未婚尚存人数

乘以该年龄死亡率，dd
x = lsx × qdx ; dm

x 表示初婚人数，指该年未婚尚存人数乘以该年龄初婚概率，dm
x = lsx × qmx 。本文

分析中所用的未婚尚存人口比例就是 lsx 占初始人数 10 万的比例。

从性别维度看，男女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但女性变动曲线更加陡峭，而且男性未婚尚存人口比例

高于女性。20 世纪最后 30 年女性未婚尚存人口比例从 20 岁的 90%迅速下降到 26 岁之前的 10%，而

男性则从 21 岁未婚比例 90% 稍微缓慢地在 29 岁下降到 10%。2010 年男女两性的未婚尚存人口的比

例都略有升高，这些均表明，相对于男性，女性结婚概率高且年龄较为集中。从高年龄段的未婚尚存

人口比例来看，女性超过 50 岁的未婚比例几乎为零，而男性超过 50 岁后未婚比例在最近 10 年保持

在 4%左右。
3． 终身结婚期待率

终身结婚期待率是用来衡量整体结婚水平的指标，它是指到达某个年龄的未婚人口，到死亡时为

止的结婚比例，即为年龄别结婚期待率。它指按照各年度的分年龄的初婚状态下，个人在各个年龄时

结婚的可能性，终身结婚期待率是描述初婚特征最概括的指标。图 3 给出了近 30 年女性和男性终身

结婚期待率的变化趋势。
从时间维度看，近 40 年女性终身结婚期待率有逐渐下降的趋势，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女性在

40 岁之前都保持着 90%的终身结婚期待率，近年来该年龄逐渐下降到 30 岁之前。而男性的终身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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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率随时间推移并未有明显地变化，男性在 26 ～ 27 岁之前保持着 90%的终身结婚期待率。
从性别维度来看，终身结婚期待率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变动模式。女性变动曲线像 “高而鼓”的

抛物线，女性终身结婚期待率在 30 ～ 40 岁之前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之后缓慢下降。男性变动曲线

较为陡峭，27 岁以后男性终身结婚期待率迅速从 90% 下降到 42 岁左右的 10% 以下。可以看出，女

性较男性保持较高的终身结婚期待率，而男性超过 27 岁以后终身结婚期待率显著降低。

图 3 ( a) 女性终身结婚期待率 ( 1982 ～2010) 图 3 ( b) 男性终身结婚期待率 ( 1982 ～2010)

数据来源: 1982、1990、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

注: 以∑dm
x / lsx 表示终身结婚期待率，达到 X 岁的未婚人口，到死亡为止的结婚比例，即为年龄别结婚期待

率，是该年龄累计初婚人数除以未婚尚存人数。

4． 预期单身寿命

预期单身寿命是指未婚尚存者由于初婚或者未婚死亡结束其未婚状态，预期 “存活” ( 保持单

身) 的平均年数，也就是从未婚到结婚 ( 或死亡) 平均持续的年数。该指标可以用来估计单身到结

婚状态的变动模式。
图 4 提供了女性和男性预期单身寿命的变动情况。从时间维度来看，预期单身寿命的变动曲线都

有一定程度的上移，表明预期单身寿命的提高，单身到初婚变动模式趋缓。

图 4 ( a) 女性预期单身寿命 ( 1982 ～ 2010) 图 4 ( b) 男性预期单身寿命 ( 1982 ～ 2010)

数据来源: 1982、1990、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

注: 以 esx 表示预期单身寿命，表示未婚尚存者由于初婚或者死亡而结束其未婚状态，其平均年数即是预期单

身寿命，esx = Ts
x / lsx 。其中，Ts

x 表示累计未婚存活人年数，从该年龄起，平均未婚存活人年数的加总，Ts
x =∑

∞

n = x
Ls
n ; Ls

x

表示平均未婚存活人年数，利用未婚尚存人数，计算平均未婚存活人年数，Ls
x = 1 /2 × ( lsx + lsx+1 ) 。

从性别维度考察，预期单身寿命变动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变动曲线呈现 “山谷”形状，

女性预期单身寿命在 25 岁左右迅速降低到谷底 ( 谷底预期单身寿命几乎为 0) ，且在谷底持续较长的

年龄段，1990 年之前女性在 40 岁 ( 2000 年为 33 岁) 之前保持在 5 年以下的预期单身寿命，2010 年

谷底上移，女性的预期单身寿命逐渐延长。谷底过后，预期单身寿命在近年来有较大的提升，表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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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定年龄段，女性成婚的等待时间趋长。
男性变动曲线呈现“波浪”形状，既有波峰也有谷底。男性的预期单身寿命一直高于女性，但是

近 30 年变化并不大。男性预期单身寿命在 23 岁左右迅速降低到谷底，谷底的男性预期单身寿命在 5
岁左右，而且在谷底持续时间较短。男性在 27 岁以后预期单身寿命迅速提高，表明男性在此后未婚

的可能性增大，大龄未婚男性成婚困难。男性在 42 岁左右预期单身寿命达到波峰，随后出现下降，

此时的下降主要是死亡因素而非低年龄段的初婚因素使得预期单身寿命减少。
从性别差异变动来看，女性预期单身寿命整体低于男性，表明女性从单身到已婚状态的转变高于

男性。女性在 20 ～ 30 岁期间成婚概率非常大，而且在 40 岁之前保持较高的初婚概率。相比之下，男

性过了 27 岁之后，从单身到结婚的预期单身寿命显著增加，结婚将变得十分困难。

四、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最近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构建净初婚表，对中国近 30 年的初婚速度、水平、变动模式及

性别差异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虽然初婚概率和峰值年龄均有所推迟，但是中国仍然属于普婚型社会。从初婚概率的分析

可以看出，中国的初婚概率随时间的推移显著降低，初婚速度趋缓。虽然女性初婚概率远远高于男

性，但是下降很快，近年来水平与男性趋同。女性初婚概率峰值从 1982 年的 0. 78 快速下降到 2010
年的 0. 26，男性也相应的从 0. 38 下降到 0. 21。初婚峰值年龄在 26 ～ 27 岁左右，30 年间初婚峰值年

龄推迟 2 岁左右。
从终身结婚期待率来看，女性较男性保持较高的水平，近年来女性和男性在 30 岁之前都保持了

90%的终身结婚期待率。从未婚尚存比例来看，近 10 年无论男性或女性的未婚尚存比例均有显著的

提升，然而女性超过 50 岁的未婚尚存比例几乎为零，而男性超过 50 岁后未婚尚存比例在最近 10 年

在 4%左右波动。“普婚型社会”泛指超过 49 岁尚未成婚的女性人口占成年女性的比例少于 5% 的社

会［29］，从本文分析的多维度指标来看都反映出中国仍然属于普婚型社会的事实。
其次，中国初婚模式的变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未婚水平较高的情况一直存在，而女性近

年来初婚水平下降得非常明显，初婚模式性别差异正在逐渐缩小。
从文章中的各个核心指标测度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中国男性的初婚概率一直都远低于女性。随着人

们结婚年龄的推迟和初婚频率的降低，虽然未婚比例有所推迟，但是女性未婚尚存人口比例上升幅度不大

( 尤其是 50 岁以后) ，而男性未婚尚存人口比例上升并在高龄保持在一定比例。这表明中国男性较女性成婚

困难的现象在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女性预期单身寿命整体低于男性，表明女性从单身到初婚状态的转变

快于男性。女性在 23 岁左右预期单身寿命很低，成婚概率非常大，而且在 40 岁之前依然保持较低的预期

单身寿命。相比之下，男性过了 27 岁之后，从单身到结婚的预期单身寿命显著增加，结婚将变得十分困

难。男性的这种婚姻模式在近 30 年一直保持，未有大幅度变化。由于 1980 年代出生性别比出现失衡态势

并且失衡程度持续恶化，婚姻市场中不平衡的性别比会增加匹配相称的难度并引发结婚的延期［30］。但出生

性别结构对婚姻市场存在滞后作用，男性这种稳定的略有上升的单身比例 ( 女性单身比例上升更迅速) 是

否与性别结构失衡有关，从目前的结果还难以作出判断。
女性初婚模式变动非常显著，虽然中国女性初婚概率历史上远高于男性，但近 30 年间女性初婚

概率下降迅速，最近已经达到和男性初婚概率相同的水平，初婚峰值年龄也和男性相差无几。反映出

女性的初婚速度和男性接近。从终身结婚期待率和预期单身寿命两个指标来看，进入 21 世纪以来，

女性终身结婚期待率下降很快的同时预期单身寿命显著提高，逼近了男性的初婚水平，而男性的这两

个指标变动并不大。这些均表明，我国初婚模式的性别差异正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缩小。
再次，中国初婚模式正处在转型过程中，与西方模式和亚洲模式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
从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近 30 年初婚模式变动的显著特点是初婚年龄的推迟和普遍结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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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存在，这与西方婚姻模式存在差异，西方模式认为婚姻的推迟伴随着单身比例的较大上升，存在这

种差异的原因是由于家庭体系的不同。西方年轻人结婚必须通过家族继承或独立挣钱来负担费用支

出，而中国的家族制度中父母有责任和义务给予年轻夫妇经济资源来促成其婚姻［31］。而这种传统至

今未改变，这也是中国维持较高的结婚水平的原因。
晚婚和普婚的婚姻模式不仅仅在中国出现，亚洲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发现［32］，亚洲的现代化过

程会继续促使婚姻推迟和单身比例增加。然而由于亚洲各个国家存在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差异，目前亚

洲国家婚姻模式向着西方现代模式的转变是否代表了个人自主的婚姻决策，或是传统社会体系在当前

压力下的暂时调整，还不能确定［33］。盖斯特 ( Guest) 等人［34］利用泰国 1970 ～ 1990 年三次普查数据

得出与我们文章相似的结论，单身比例尤其是女性的单身比例变化的幅度很大。他们认为婚姻模式变

化是社会经济变迁促成个人婚姻自主行为改变的结果，与人口结构变动和婚姻挤压并无显著关系。中

国婚姻模式变迁的解释是否一致，还需要我们更多地深入研究。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没有对城乡的初婚表进行分析

来考察中国城乡初婚模式的差异。其次，本研究仅考察了近 30 年初婚模式变动情况，而没有对其他

婚姻态势如离婚和再婚的模式进行分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离婚和再婚也逐步被人们的观念接

受，离婚和再婚水平稳步上升，将有可能逼近西方社会的水平［35］。2010 年法院判决的和民政部门统

计的中国离婚对数总数为 267. 8 万对［36］。在离婚对数增加的同时，再婚人数也日渐攀升，2005 年再

婚人数为 163. 1 万人［37］。显然离婚和再婚也是婚姻研究中很重要的方面，我们未来可以选择多增—
减婚姻表 ( Multiple Increment-decrement Nuptiality Table) 来研究中国的婚姻问题。最后，对于近几十

年来中国初婚模式变动的影响因素并未深入探讨，初婚模式变动是受人口结构变动、社会经济发展变

动还是国家生育政策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的相互作用，都将是我们下一步研究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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